
久居喧嚣城市
，

不免想放松一下身心
，

来
到微山湖

，

一定会给你带来炎炎夏日的一抹
清凉

。

“

接天莲叶无穷碧
，

映日荷花别样红
”，

不
到微山湖是无法真正体会这句诗的意境的

。

每年
7

月底至
8

月初
，

是荷花争妍斗艳的时
期

，

也是游湖的最好时机
。

微山湖数百里湖面
荷花飘香

，

接天连壤
，

一派壮观景色
。

最壮观
的当数微山岛西至爱湖这一片荷花

，

足有十
万亩

。

荷花有红
、

白两色
，

红的嫣然如霞
，

白的
清丽典雅

。

那拇指般粗的莲梗将直径一米多
的荷叶高高擎起

，

密密匝匝
。

有的荷花昂首怒
放

，

大若碗口
；

有的小荷尖尖
，

犹如欲射出水
面的箭

。

朝饮荷露
、

夕眠花丛的蜜蜂
“

嘤嘤嗡
嗡

”

不停地采撷着花蜜
；

湖中特有的各色蜻蜓
，

或俏立于荷尖
，

或用尖尾轻蘸水面
；

水中游鱼
不时跃出水面

，

溅起簇簇水花儿
，

甚或
“

嘭
”

的
一声落在荷叶上

，

复又弹起
，

跃入水中
。

荷花因
“

出淤泥而不染
，

濯清涟而不妖
”

的高贵品质
，

受到历代文人墨客的盛赞
；

而世
代劳动人民则把财

、

福
、

平安寄寓于荷花
，

常
见画里的神童或跃龙门的红鲤有荷花与之相
伴

；

另外荷花被视作祥瑞
、

圣洁的象征
，

观音
菩萨端坐莲花宝座

，

哪吒身穿荷叶莲花衣
，

世
人对荷花的喜爱可见一斑

。

七月骄阳似火
，

采一片荷叶倒扣头上
，

淡

香扑面
，

真是一把原生态的遮阳伞
。

如遇暴雨
倾盆

，

那浓密硕大的荷叶
，

像擎起的雨伞
，

游人
尽可匿身叶下

，

领略雨中荷花荡的景色
：

暴雨
如注

，

水中飞花
，

晶莹的水珠落在荷叶上发出
雄浑的声响

；

雨势渐弱
，

��雨丝飘洒荷叶
，

发
出蚕食般

“

沙沙
”

声响
；

待风消雨霁
，

空气中弥
漫着淡淡的清香

，

掬起湖水
，

亦被荷香浸染
。

游览微山湖是一定要登临微山岛的
，

最
有名的当数建在全岛制高点的

（

凤凰台
）

微子
墓

。

据史载
，

商纣王之兄微子
，

因不满纣王的暴
政

，

向其谏言数次
，

而商纣王屡屡不听
，

其后微
子愤而出走

，

隐居湖岛并葬于此地
，

微山岛
、

微
山湖由此得名

。

登临凤凰台
，

举目四顾
，

远山近
水尽收眼底

：

百里湖面浮光跃金
，

白帆点点
；

十
万亩荷花映红天日

，

缕缕馨香沁人心脾
。

微山湖名扬天下
，

还因它是铁道游击队
的故乡

。

抗日战争时期
，

铁道游击队依托浩淼
的微山湖建立了抗日根据地

，

千顷芦苇荡里
痛击日寇

，

创造了许多可歌可泣的英雄业绩
。

诗人元帅陈毅过湖时曾经写下了
“

横越江淮
七百里

，

微山湖色慰征途
。

鲁南峰影嵯峨甚
，

残月扁舟入画图
”

的著名诗篇
。 “

西边的太阳
就要落山了

，

微山湖上静悄悄
。

弹起我心爱的
土琵琶

，

唱起那动人的歌谣
……”，

这脍炙人
口的歌曲

，

不仅是浴血战斗的红歌
，

更是抒发
革命情怀的浪漫曲

……

喜欢花的人会去摘花
，

而爱花的人会去浇水
。

漫画
/

赵春青

资讯快递资讯快递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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掉进坑底

□

叶
延
滨

□

叶
延
滨

我确信
，

这一回我是掉进坑底了
。

1983

年
秋天

，

在我上班的时候
，

我发现我的办公桌上
有一张当天出版的报纸

，

不知是谁放的
，

但我
知道

，

这是不祥的物件
。

我拿起来
，

上面第四版
是一整版批判我的文字

，

传言变成了事实
，

是
祸躲不过

。

我眼前发黑
，

脑袋嗡的一声
，

面前的
这张报纸像一张巨大的电影幕布

，

上面的字
都没有了

，

有的是我这两年经历的一切
！

最早的根源是一场家庭纠纷
。

这种纠纷
，

放到今天几乎不可能有人关心和过问
，

只是
那时

“

阶级斗争的弦
”

还绷得很紧
，

而我就成了
精心寻觅到的活靶子

。

当时我还在北京上大
学

，

我们这一代人
，

高中毕业就下乡下工厂
，

在
底层摸爬滚打

12

年才遇上读大学的机会
，

自
当珍惜

。

虽然各家有各家难念的经
，

但书是好
好读的

，

希望能够改变命运的时候好好搏一
下

。

就在这个背景下
，

毕业前不祥的苗头通过
一件又一件事露了出来

……

先是一张有影响
的群众团体的大报的

“

群工部
”

打电话约我谈
话

。

到了编辑部
，

两位岁数不小的女编辑关心
起我的家事

，

还再三询问
：“

您在信件和日记中
说过

，

爱情是需要更新的吗
？ ”

我不明事由
，

回
答道

：“

这不是我想出来的
，

这话是鲁迅说的
，

在
《

伤逝
》

里你会找得到
。 ”

两位对我的回答没
兴趣

，

但这次谈话是不祥之兆
。

过了两天
，

接到因写诗结识的好友高
伐林的电话

：“

延滨
，

你要有思想准备
，

有人
搞了你的内参

。 ”

在那个年头
，

这几乎就等
于医生对你说

：“

你得癌了
，

回去想吃什么
就吃什么吧

！ ”

好友高伐林要救我
，

冒险与
我相约

，

交给我一份复印件
。

内参是这样的
基调

：

获奖诗人叶某人宣扬爱情必须更新
的资产阶级腐朽世界观云云

。

与此同时
，

这
张报纸公开开展

“

爱情必须更新吗
”

的大讨
论

。

怎么办
？

我知道在一场运动中不幸被选
中当靶子了

，

困兽犹斗
，

我不能坐等受辱
！

我找到了学院领导袁方同志
，

她是在延安
参加革命的老大姐

。

袁方同志亲自带着有
关材料到相关领导机构去澄清事实

，

尽最
大的努力保护自己的学生

，

她说
：“

1957

年
的时候

，

有一个叫邵燕祥的诗人是我的同
事

，

我没能保护他
。

现在我会尽力保护我的
诗人学生

。 ”

经过努力
，

那家报纸批判
“

爱情
需要更新

”

的活动无疾而终
。

虽然公开的批
判停止了

，

但出于维护某些机构的体面
，

我
不能在北京就业

，

必须到外省工作
。 （

写到
这里

，

我向袁方大姐在天之灵致敬
！

在我毕
业后最困难的时候

，

她把我写的
《

校园里有
一排年轻的白杨

》

在法国卖了版权
，

给我寄
来

6000

法郎
。

她还向我道歉
，

说没能把我
留在北京

……）

在同年级的毕业生分配工作两个月后
，

学院派出系主任杨田春将我送到了那个省
城

。

在省文院秘书长黎本初的办公室
，

杨主任
介绍了我的情况

，

并表示如接收我有困难
，

他
将带我回学校

。

黎秘书长表示愿意接收
，

完全
没问题

。

他们俩热情地握手
，

我想
，

移交
“

战
俘

”

的任务完成了
，

希望战争结束
……

现在报纸就在手上
，

而且还有一家杂志用
半本刊物的篇幅搞了个像批

“

三家村黑帮
”

的规
模来批判我

。

报纸和刊物上的文章没有点名
，

但所有的暗示都指向我
。

两年来从北京到省
城

，

朋友相帮
，

老师相救
，

最后我还是掉进
“

阶级
斗争

”

最常见的
“

抓典型
”

这个坑里了
。

我必须冷
静下来

，

摸清这
“

坑底
”

的样子
：

杀不了头
，

坐不
了牢

，

最多开除
，

真开除也不易
，

这里没一条
“

现
行

”，

只有言论与思想
。

连日记和通信都公开了
，

也就摸到底了
，

不就是羞辱我
，

让我没脸见人
嘛

！

到底了也好
，

也就踏实了
！

二月河有句话说得真好
：“

人生最底层
有一个好处

，

就是无论从哪个方向努力
，

都
是向上

。 ”

那些少不更事的日记和书信都被
拿来当成羞辱我的利器公之于众了

，

还能坏
到哪里去

？

掉进坑底只有一条
，

这个时候谁
也帮不了你了

，

你必须自己对自己有信心
。

信心就是两句话
：

不可能更糟了
，

没有短处
再捏在别人手里

。

一是不可能更糟
，

这就是
希望

，

就是翻身的起点
；

二是你的命运在自
己手里

，

没有短处再捏在别人手心
，

这就是
向上走的原动力

！

我知道
，

整个机关这个时候都看着我
，

我暗暗地说
：

放心吧
，

我不会是这个院子里
秋天的落叶

。

报纸上那个批判我的人化名
“

秋风
”。

在这些看着我的眼睛中
，

有一双眼睛
，

她
看着这个从北京发配来的大学生

，

读完批判
他的报纸后

，

静静地放下报纸
，

一个人走出机
关院门

，

一个小时后
，

又回到院子里
，

理了发
，

手上还拿着一个包子
，

边走边吃回到办公室
。

这个人几年后成了我的妻子
。

她不知道
，

在理发之后
，

吃包子之前
，

我还办了一件事
。

我过了马路到对面的省
报大楼

，

找到了群工部部长
：

请转告总编
，

我要求报社对此进行调查
，

并公布调查报
告

。

这个调查报告至今没有公布
。

3

年后
，

我
被任命为刊物的副主编

，

分管的上级领导
握着我的手说

：

不要再提调查报告了
，

本来
也没有点你的名

，

任命就是组织上最后的
态度嘛

！

是啊
，

这就是人生
，

你从坑里爬出来了
，

而那个坑一辈子没有帮你填上
，

让你常常回
味掉进坑里的滋味

，

让你当心脚下
……

本报讯继
2006

年举办
“

朱铭太极雕塑
展

”

后
，

中国美术馆于
7

月
19

日再度举办
“

朱铭人间系列雕塑展
”。

此次
“

朱铭人间系
列雕塑展

”，

包括了朱铭自上世纪
80

年代开
始创作

，

迄今已逾
30

年的作品
，

完整展示了
朱铭

“

人间系列
”

的创作历程
，

同时如
“

人间
系列

－

囚
”

等最新作品也将在展览中首次公
开面世

。

本次展览包括
“

人间
·

众相
”———

以人间

百态为主题的系列创作
，

演绎你我共谱的脸
庞

，

包括
“

人间系列
－

彩绘木雕
”

的各种主题
如摩登女郎

、

三姑六婆等
；“

新姿
·

人生
”———

包括
“

人间系列
－

三军
”、“

人间系列
－

和尚
”、

“

人间系列
－

裙的故事
”、“

人间系列
－

游泳
”

等
。

在朱铭的创作下
，

千姿百态的人群表现得
一览无遗

；“

材质
·

对话
”———

展示以海绵翻
铜

、

不锈钢
、

石雕等不同材质创作的作品
。

(

法明
)

中国美术馆举办
“

朱铭人间系列雕塑展
”

全国职工报告文学作品选登

□

郝
亚
玲

□

郝
亚
玲 荷香古韵微山湖

本报讯
7

月
15

日
，

由
“

中国评书第一
人

”

单田芳演绎的现代版立体评书
《

羊神
》

在
北京举行杀青仪式

。

电视版评书
《

羊神
》

由恒源祥纪实文学
作品

《

羊行天下
》

改编而成
，

是通过百年老字
号恒源祥的发展展现中国品牌的发展轨迹

，

对研究中国品牌有着重要的价值
。

这部电视
评书作品

，

是单田芳大病初愈后的荧屏首次
开讲

，

以
75

岁高龄演绎现代立体评书
，

对单

老来说是一次突破
。

《

羊神
》

的导演史艳芳说
，《

羊神
》

在中
国评书史上具有突破性的价值

，

它是在纪
实性的基础上

，

进行真实的艺术再现
。

除了
单老师说书外

，

会在后期制作中加上大量
的影视纪实资料

，

这是评书史的第一次
。

据
悉

，《

羊神
》

预计在今年下半年于国内各大
电视台上映

。

（

君文
）

本报讯
（

记者蒙景辉
）

为期
3

天的
“

第
四届王洛宾音乐艺术旅游节

”，

7

月
17

日在
青海省海北藏族自治州州府所在地西海镇的
金银滩草原开幕

。

金银滩草原是西部歌王王洛宾
《

在那遥
远的地方

》

经典名曲的创作地
。

近年来
，

海北
藏族自治州加大了挖掘推介王洛宾音乐艺术
的力度

，

投资
680

多万元建成了
“

金银滩原子
城

”

和
“

王洛宾音乐艺术馆
”，

将金银滩建成了

青海省
“

民族音乐采风基地
”

和
“

摄影家创作
基地

”，

使金银滩草原成为全省唯一的
4A

级
景区全覆盖地区

。

据悉
，

本届王洛宾音乐艺术旅游节主要
内容有

“

有缘千里来相会
”、“

金银滩之夏文化
周启动仪式

”、“

篝火锅庄舞表演
”、“

赛马会
”、

“

大美青海
—

美在海北
”

风光摄影及美术作品
展览

，

州委州政府还将在州民族文化活动中
心举办王洛宾经典歌曲光碟发行仪式

。

第四届王洛宾音乐艺术旅游节举办

本报讯由中国散文学会
、

贵州省三都
水族自治县委

、

县人民政府
、

影响力人物杂志
社等单位联合主办的中国最浪漫感人的爱情
故事征文颁奖仪式

，

于
7

月
16

日在贵州省三
都县九阡卯坡上举行

。

本次征文活动自今年
3

月份开展以来
，

得到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响应
，

收到全国各地
来稿

1800

多篇
。

这些作品围绕爱情主题
，

形
式多样

，

体裁新颖
，

从不同的视角讲述了一个

个浪漫感人的爱情故事
，

表达了人们对真
、

善
、

美的执著追求和对美好爱情的向往
。

经过
评委们认真评选

，

共评出一等奖
1

篇
，

二等奖
5

篇
，

三等奖
10

篇
，

优秀奖
50

篇
。

部分获奖
作品将结集出版

。

在贵州省三都水族自治县有一个公开的
爱情驿站

———

卯坡
，

水族青年男女在这里以
歌传情

，

以歌示爱
，

以歌择偶
，

演绎了一个又
一个感人而浪漫的爱情故事

。 （

学文
）

单田芳首部现代立体评书
《

羊神
》

杀青 中国最浪漫感人的爱情故事征文颁奖

张世斌
□

（

题图设计赵春青
）

如果说有这么一个人
，

当着国有企业的
副总经理

，

却因为看不惯身边的蝇营狗苟
，

索
性主动把自己放逐到白手起家的逼仄境地重
新创业

，

你信吗
？

如果说这个人不单自己走了
，

单位里竟
然还有好几个人

（

不乏头头脑脑
）

离职追随
，

不问薪酬待遇不说
，

还要跟着拿出自己的钱
一道创业

，

你信吗
？

如果我再说这个人至今言必称
“

老子
”

和
“

马克思
”，

尊崇
《

道德经
》，

常说毛泽东思想和
社会主义理想

，

一门心思要让手下的员工享
受社会主义普遍幸福感

，

你信吗
？

信不信由你
，

反正我信
。

我信的理由很简单
：

我认识这个人
，

知道
这个人所有的故事

。

这个人叫林自强
。

没有他
，

就没有今天的
石家庄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供排水公司

。

16

年前
，

他和
8

个弟兄白手创业的故事
，

如今听
上去好像一段很久远的传说

，

从来不需要提
起

，

永远也不会忘记
。

出走
“

老林要走了
！”

听到这个消息
，

黄建民一
点儿都没惊讶

，

倒是心里盘算着自己的事
情

———“

老林是父亲的徒弟
，

可交可信
。

他要
是离开公交公司

，

我一定要跟着走
。 ”

同在一个单位
，

谭彦斌听说老林要走
，

心
里挺难受

。

跟着老林干基建
，

大整修一次又一
次

，

忙得很
，

却着实快乐
。

老林这一走
，

自己的
心里还真有点没着没落的

。

容文生是在春节串门拜年时知道老林要
走的

，

毫不含糊地撂给林自强一句话
：“

你走
就走

，

别把我丢下
！ ”

“

先等等
，

我这边什么都没有
，

别耽误你
们

！ ”

林自强一律这么回答
。

时光回溯
，

定格在
1993

年
。

那一年
，

林自
强面临着一次机会

，

也面临着一次人生的抉择
。

石家庄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刚刚审批成
立

，

美好的规划都在纸上
，

现实仍然是一片庄
稼地

。

成立开发区
，

首先需要实打实动手的就
是基本建设

。

其中
，

供排水系统建设负责人的
人选

，

开发区管委会瞄上了林自强
。

个子不高
，

小眼睛
，

戴副眼镜
，

很有点儒
雅之气

。

关于林自强
，

开发区管委会的领导有
所耳闻

。

他从石家庄市自来水公司调任市公
交公司出任副总经理

，

敢创新
，

敢改革
。

提起
“

林自强
”

三个字
，

很多职工暗自都会敬佩地
跷起大拇指

。

这样的人
，

天生就是开疆拓土的
良才

。

走
，

还是不走
？

问题摆在林自强面前
。

林自强心里明白
，

在一个习惯了暮鼓晨钟
的国有企业里

，

一个人的理想只靠自己的力量
是很难实现的

。

他试过
，

也碰过钉子
，

私下的赞
誉再多

，

也抵不住那些明面儿上的风言风语
。

三人成虎
，

莫须有的非议让人寸步难行
。

如果走
，

自己有什么
？

除了一个总经理的
虚衔

，

既没有一分钱
，

又没有一个人
，

难道就
靠空空的两手去搞开发区的基本建设

？

这个时候
，

谭彦斌来了
，

容文生来了
，

听
到风声的老同事都来了

。

或有意或无意的试
探

，

或清晰或模糊的表态
，

让林自强的心里燃
烧起未来的希望

。

想到可以在一片白纸上自
由作画

，

林自强莫名地开始兴奋起来
。

走
！

林自强下定了决心
。

可是
，

真要带着兄弟们走的时候
，

林自强
的心又变得沉甸甸的

。“

他们为我放弃了安逸
的工作

，

我又能给他们一个怎样的未来呢
？ ”

聚集
春节刚过

，

林自强就开始进行开发区供
排水公司的实质运作

。

从石家庄市区的家里出发
，

骑着凤凰
28

自行车
，

路越走越窄
，

直到大片大片的玉米地
铺陈眼前

，

就算到了新单位的地界儿
。

新单位说是单位
，

其实什么都没有
。

没有
办公室

，

只能从附近村子村民家先租了一间
房

。

没有牌子
，

林自强用毛笔在门上写上
“

办
公室

”

几个字
。

新单位也没人
，

却要打第一口
井

，

多亏自来水公司的弟兄们赶来帮忙
。

曾经生硬地用
“

身无分文
，

一无所有
”

拒
绝弟兄们的林自强

，

这时候再也不嘴硬了
。

既
然已经

“

身无分文
，

一无所有
”，

再没有几个生
死相依的弟兄

，

创业还不就是一句空话
？！

招人的消息散出去
，

居然第二天就有人
找上门

。

李景森自家开车做买卖
，

听说林自强招
人

，

赶紧报名
。

“

自我介绍一下吧
。 ”

林自强说
。

“

我是复员兵
，

自己家开货车
，

最近不干
了

。 ”

李景森答
。

“

复员兵啊
，

好
！ ”

一听来人当过兵
，

林自
强心里高兴

，

冲着李景森说
：“

车钥匙给你
，

正
好上午去接个老师傅

。 ”

李景森没含糊
，

问好路就出发了
。

就这
样

，

两人谁都没提薪水的事儿
。

第二个外招的人就是王敏学
。

温文儒雅的一个人
，

说话办事很有分寸
，

林自强第一次见王敏学就觉得很对脾气
。

问
过情况后

，

原来又是一个部队转业的干部
。

林自强愿意收
，

在兵工厂当人事干部的
王敏学却犯犹豫

。 “

租用民房当办公室
，

像个
皮包公司

。 ”

王敏学回家后跟老婆说
。

10

多天后
，

王敏学再次登门
。

这一次
，

林
自强和他聊了一个多小时

。

“

说起公司的未来
，

老林滔滔不绝
，

还兴
奋地拿出图纸给我看

，

一下子就把我也感染
了

。 ”

仿佛鬼使神差
，

王敏学相信了自己对林
自强的直觉

。

黄建民来了
，

谭彦斌来了
，

容文生也来
了

……

无论是过去的老同事
、

多年的邻居还
是萍水相逢的人

，

都让林自强感受到自己的
力量正在强大起来

。

集资
人有了

，

钱还是一分也没有
。

开发区管委会说得明白
———

钱没有
，

人
没有

，

事情还得干
，

工程干起来
，

分期结算再
给钱

。

没有钱
，

怎么才能干起来
？

林自强满腹愁绪
。

林自强的父亲是老干部
，

人虽退休了
，

深
明大义的素质还在

。

儿子创业没钱
？

把家里的
存折拿走

，

不多
，

但也是个意思
。

就这样
，

一辆
二手的北京吉普晃晃悠悠地开进了开发区

，

公司有了唯一的一辆公车
。

可是
，

一个退休干部的钱又能撑多久呢
？

没过多少日子
，

林自强知道已经没有办法继
续独自撑下去了

，

悄悄地动起
“

集资
”

的念头
。

其实
，

公司没钱的事情
，

大家心里都清
楚

。

在庄稼地里办公
，

一切都是从零开始
，

这
个样子摆在明面上

，

该怎么办
？

还能怎么办
？

每个人都清楚
。

林自强想了又想
，

还是开口
：“

老容
，

公司
没钱了

。 ”

容文生想都没想
，

平静回答
：“

没钱拿呗
！

别太多就行
，

多了拿不起
。 ”

接下来
，

容文生找到谭彦斌
：“

公司没钱
了

，

需要大家集资
。

先做准备吧
，

可能需要每
个人凑上几万块钱

。 ”

“

行
，

既然要跟着老林干
，

没的说
！ ”

谭彦
斌回答得很坚定

。

……

没过几天
，

公司用来打第一口水井的钱
就凑了起来

。

林自强
，

出资
8

万元
。

跟随林自强出资的
，

还有八个人
：

黄建民
，

父亲是林自强的师傅
，

原公交公
司职工

，

出资
8

万元
；

李景森
，

复员军人
，

公司司机
，

出资
8

万元
；

王敏学
，

从总参某兵工厂人事处调过来
，

出资
5

万元
；

谭彦斌
，

原是公交公司基建处工程师
，

出
资

5

万元
；

容文生
，

原在公交公司行政处主持维修
工作

，

出资
5

万元
；

魏聚忠
，

林自强的邻居
，

出资
5

万元
；

侯旭升
，

原是公交公司基建处副处长
，

出
资

5

万元
；

武晋强
，

原是公交公司电工
，

出资
8

万元
。

一个和八个
，

就这样为着一个共同的理
想走到了一起

。

出于对一个人的信任
，

八个人
就这样将自己的未来交给了一个人

。

有了
57

万元启动资金
，

石家庄高新技术
开发区

（

原为石家庄经济技术开发区
）

供水排
水公司正式成立

。

保留至今的文件中
，

明确规定
“

公司自筹
资金

，

属于自收自支的企业单位
”。

耐人寻味
的是

，

在原始手写的
《

关于筹建
“

石家庄经济
技术开发区供水排水公司

”

情况的报告
》

里
，

还有这样两段话
———

“

企业总经理采用企业职工直接选举的
形式产生

，

通过民主测评
，

坚持公开
、

公正
、

公
平的原则

，

坚持民主监督
，

防止官僚作风的滋
生

，

防止玩忽职守
、

贪污腐败问题的发生
，

保
证公司的基业长青

。 ”

“

企业领导带领全体职工排除困难
，

努力
做到

‘

企业兴旺发达
，

个人心情舒畅
，

家庭幸
福美满

’。 ”

一个充满乌托邦味道的理想
，

在这里勾
勒出最初的雏形

。

在签上自己名字的同时
，

林自强和八个
兄弟按下了各自的手印

。

鲜红的手指印
———

中国人传统的承诺方
式

，

16

年后的今天再去看
，“

一个和八个
”

那
份决绝的决心依然打动着每一个人

。

就在租借的民房里
，

公司挂上了牌子
。

鞭
炮声中

，

大家合影留念
。

今天
，

照片被岁月的沧
桑涂抹上老旧枯黄的影子

，

但是
，

画面上那些
略显青涩的面孔

，

却依然充满了无限的朝气
。

创业
未来

，

显然是从异常的艰苦开始的
。

水源
，

是供排水公司当家立命之本
。

集资

的钱的第一个用处
，

就是打一口属于自己的
水井

。

钻机买来了
，

钻头却没有买
。

为了节省资
金

，

老师傅们自己焊了一个
。

“

为了这个钻头
，

用了整整
200

公斤焊
条

！ ”

这个数字
，

林自强记得
，

另外八个人也记
得清清楚楚

。

20

天时间
，

焊成了市场上花钱也
买不到的好钻头

。

第一眼井
，

就这样开凿了
。

盛夏酷暑
，

气温超过
40

摄氏度
。

一人多
高的玉米地里

，

大家忍受着蚊虫叮咬
，

三班活
两班干

，

餐风饮露
，

夜以继日
。

一身工装
，

满身
泥水

，

没有地方休息
，

就在老乡的院墙外
、

门
洞里找个阴凉处打个盹

。

收工的时候已经是后半夜了
，

不知谁哼
唱了一句

“

打靶归来
”，

随即在空旷的荒野中
引爆了一次激昂的合唱

。

疲惫的人们被熟悉
的旋律所感染

，

忘记了一天的疲劳
，

只是大声
尽情地唱着

……

这一刻
，

林自强站在那里
，

看着自己的这
支队伍

，

心里泛起属于男人的幸福
。

“

出水了
！”

鏖战了
20

多个日夜
，

混合着泥
浆的水从管道喷薄而出

，

打在林自强的身上
，

犹如甘泉把整个人浸润开来
。 “

我们有了自己
的第一口水井

！ ”

人们在旷野中大喊
，

直到
16

年后的今天
，

依然萦绕在林自强的耳边
。

熬过最初的艰难
，

工程款项陆续结算到
账

。

从集资打第一口水井到
200

多名员工搬
进自己的办公楼

，

林自强和他的弟兄们只用
了短短两年时间

。

16

年后的今天
，

供排水公司打拼出超过
3

亿元的资产
，

包括一座现代化供水厂
，

一座
现代化污水处理厂

，

一座高标准纯净水厂及
工程总公司

、

园林公司
、

三井饮用水中心等附
属配套企业在内的现代化水务企业

。

57

万元启动资金发酵出
3

亿多元的财
富

，

只用了
16

年的时间
。

一个和八个的友情
，

也随着岁月的陈酿
而浓香四溢

。

信念
十几年来

，

八个人几乎都认识到
，

林自强
的身上总有些看似矛盾的东西纠结在一起

。

他痴迷老子
，

崇尚
“

道法自然
”，

把无为和逍遥
当成为人处世之道

。

他待人和善
，

从没见过他
红着脸瞪着眼斥责谁

。

他看待自己人生中的
苦难

，

亦表现出顺其自然的平和之气
。

然而更让外人惊讶的
，

是隐于林自强内
心的理想和信念

。 “

我的信仰是共产主义
。

我
们的企业

，

就要让所有员工感受到
，

共产主义
理想就在身边

。 ”

说这话时
，

林自强的语气满
是诚恳

。

痴迷老子的林自强却为公司制定了严格
的规章制度

：

迟到一分钟
，

无论是经理还是员
工都要接受处罚

。

第一个迟到的人
，

竟然是公司的得力干
将黄建民

。

林自强说
：“

即便是开国元老
，

也要
遵守制度

，

否则
，

企业必乱
。 ”

黄建民心甘情愿地接受处罚
，

此后从未
再犯

。

严格管理
，

并不意味着不需要人情味
。

在林
自强的要求下

，

无论是骑自行车还是坐小轿车
，

到了企业门口都必须下车步行
，

以此体现对门
卫的尊重

。

林自强第一个遵守
，

从未有过例外
。

林自强主动给自己定了这样一条考核目
标

———

每年进行一次全员信任投票
，

如果总
经理信任票未达

80%

，

自动下台
。

林自强说
：“

我永远都不会忘记
，

8

个兄
弟把自己的钱交给我的那一天

，

大家共同起
草过一个约定

。

我知道
，

大家信任我
。

我也知
道

，

大家心里最害怕什么
，

就一个字
———

贪
！”

16

年过去了
，

林自强和他的兄弟们融洽
如初

。

黄建民
，

48

岁
，

副总经理
。

李景森
，

49

岁
，

供水厂副厂长
。

王敏学
，

52

岁
，

副书记
、

副总经理
。

谭彦斌
，

58

岁
，

工程监理处处长
。

容文生
，

61

岁
，

总经理助理
。

魏聚忠
，

55

岁
，

行政督察处处长
。

侯旭升
，

59

岁
，

副总经理
。

武晋强
，

42

岁
，

副总经理
。

一个和八个
，

一个也不少
，

一个也不会少
。

一旦大家有机会坐到一个圆桌边
，

16

年
前的创业艰难总是共同的话题

。

有的人头发
白了

，

有的人眼睛花了
，

岁月总要在人的身上
留下痕迹

。

但是
，

只要唱起
《

打靶归来
》，

大家
就又像是回到了创业的日子

，

紧紧搂住兄弟
的肩膀

，

用信任的目光相互凝望
。

有情义在
，

这就够了
。

至于当年倾囊凑出的
57

万元
，

有没有利
息

？

没有人问过一句
。

还不还
？

什么时候还
？

没有人问过一句
。

即便是流行集资款可以算
作原始股的时候

，

还是没有人问过一句
。

黄建民说
：“

我集资
8

万元
，

自愿的
，

不会
多问一个字

。

我就是这样
，

既然相信一个人
，

就相信到底
。

没办法
，

这就是我
。

我相信
，

兄弟
们的想法

，

都和我一样
！ ”

听了这话
，

幸福就像一朵盛开的鲜花
，

悄
悄地绽放在林自强的脸上

。

这就是一个和八个的故事
。

这就是一段相濡以沫的传奇
。


